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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在村小那年在村小

去枫香溪，为的是瞻仰那个举世闻名
的会议旧址。

小汽车在泥泞里艰难地爬行，时不时
让我们走下车去，以减轻重量，免去刮伤汽
车底盘的风险。甚至导航将我们引到了一
段断头路，当问及背着篓子的老乡时，他直
指我们往后转，并笑着说，刚才有几辆车如
我们一般听了导航的误导。

当爬过山，走上新铺的柏油公路上，穿
过一阵浓浓的云雾，雨骤然间停了下来，最
打眼的就是那处暗
红色的吊脚楼——
枫香溪会议旧址
到了。

可是，当大汗
淋淋、气喘吁吁赶
到大门时，接待员
告诉我们，已到了
闭馆时间。看着我
们满头大汗，不忍
心断然拒绝，她们
还是打开展览厅，
让我们在那里拍照
以示留念。

看来，枫香溪
真的要执意留下
我们。

这个多雨的深
秋，夜幕说挂就挂
下。一时间，远处、
近处的灯，集结一样，瞬间点亮起来。会议
旧址暗红色的门楼，显得更加肃穆。

1934年那个初夏，突然一阵狗叫声，打
破了宁静的山寨。一群衣衫褴褛却精神抖
擞的身影，走进人们的视线——“早听说贺
龙的红三军要来，想不到这么快到了。”“红
军真的是青面獠牙？”村民奔走相告着。有
的打开柴门，将红军请进屋来喝茶、安歇；
有的则紧紧地拴好大门，牵着牲口向后面
山洞奔去。

山寨顿时沸腾起来。
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在湖北洪湖与国

民党顽固派10万重兵激战周旋后，被迫退
出洪湖苏区，转道湘西向黔东北进发。在
前无余粮、后有追兵的路上，将士们一面含
泪掩埋身边倒下的战友，一面拖着疲惫虚
弱的身躯，与敌人持续作战。

一次次战斗，一次次捷报，沉重打击了
反动武装，在大山深处播下了革命种子。

“红军是工人农民的队伍”“红军不拉夫，白
军才拉丁”，像报春鸟一样在山寨里传开。
一传十、十传百，附近印江、沿河、德江各地
的青壮年，闻声赶来，投奔红军，融入了革
命队伍。

发源于沿河谯家镇的枫香溪河，仿佛
自山石间突然冒出，曲折蜿蜒，迤逦而来，
缓缓流过枫香溪坝。小河，不仅灌溉了两
岸万亩田畴，更为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增
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这儿，林深茂密，盛
产药材，在黔川享有盛名。更何况这里的

“油煤”那是一个“响亮”（好），这种煤用火
柴一点即可燃烧，是制造武器的上好燃
料。由于交通阻塞，自然条件差，生活在这
里的土家、苗、汉人民生活极为困难，历来

反动派统治薄弱，正是保存实力、厚积薄发
的地方。

“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
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贺龙洞察形
势，率部队撤出沿河，纵深挺进枫香溪，与
三千将士举起了奋进的火把。

“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他，面对连日奔
波的战士，抹去眼角的泪水，说：“留得青山
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有我们红军战士在，
新的根据地很快就会创建起来。”

1934年6月19日，农历五月初八。
“枫香溪”，这个带着诗意的名字，在这

一天，用乡村叙事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写
下了金光闪闪的一页。

贺龙、关向应、夏曦、卢冬生，坐在一张
四方桌上，经过激烈的讨论，决定创建黔东
苏区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
地革命、武装斗争，恢复军中党团组织和政
治机关，停止肃反，创
办红军学校。

他 们 可 能 不 知
道，这次会议像那个
坚定的手势，有力地
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
的战略转移，建立起
了贵州高原第一个根
据地——黔东革命根
据地，开展了土地革
命和武装斗争，孕育
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
主力之一的红二方
面军。

走过窄窄的石板
街，古朴的门楼还在，
沧桑的泥墙还在，木
房、凉亭、货柜，似乎
正告诉这里曾经的繁
华。可是，当秋雨飘
过，一声声乳名声在
呼唤之后，街道出奇的宁静。

一条溪的力量，用了千年的韧劲，注解
着一个个民族神话。一边走着，一边想着，
是什么力量让这条流淌着枫树清香的溪
流，注入了红色的经脉？是什么力量，让贺

龙率领的红三军与大部队一道走出武陵
山，跨长江、过黄河、爬雪山、过草地，一步
步丈量威震寰球二万五千里的征程？

远处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乐器声，问
老乡后得知，这是前面一家正为庆贺母亲
七十生日而请人唱傩戏。

以傩娱情，远古时就有的游戏。在当
时人们对天文地理限于一种迷茫状态，需
要借助鬼神的力量来演绎的一种文化。时
下，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作为娱

乐，傩戏在山寨里
仍方兴未艾。

70 年前，深居
大山的“神兵”，就
是借助这种力量与
当地势力斗争的特
殊人群。他们有着
傩艺绝技，有着被
剥削被压迫的痛
苦，有着深山生活
的经历，而经年周
旋于人与“神”“鬼”
之间，用手里的牛
角、师刀、祖师棍变
成了长矛火枪，“握
锄 为 民 ，执 枪 为
兵”。为了寻求生
存，枫香溪的男男
女女也纷纷参加了
操练。一呼千应，

操练场上“刀枪不入”的口号喊响了大山。
长期生活在这里的1000多人的“神兵”队
伍，与清政府对峙多年，国民政府对他们也
无计可施。

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这支常居附
近深山、具有浓厚地域性又有较强组织性
的地方武装，对于经过长途跋涉、疲惫不堪
的红三军将士来说，无疑是一场生死考验。

谁不想耕读家声，谁不想过着空闲里
喝碗“熬熬茶”、开心时来一杯“麻糖水”（当
地米酒），过上安逸实在的生活？但当基本
生活无法维持，基本尊严也被剥夺，人们就

会揭竿而起，借助各种力量伸展自己的才
能，争取自己的权益。《水浒传》里，梁山好
汉哪个不是被逼上梁山而猛闯天下？“天下
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
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
见君富贵，当以子孙相累。”（《世说新语·识
鉴》）乱世之下，一个人的选择决定一个人
的命运，一个地方的选择同样决定这里的
生存环境。经过与神兵首领接触，贺龙感
到这是一支农民自己的队伍，是红军不可
多得的力量。

在展览厅显著位置，看到过贺龙等人
签署的《告神兵兄弟书》，上面列出“神兵”
的力量，道出了多年来神兵为什么不但没
有推翻旧政府，而且连连受挫的根由。在
那张发黄的纸里，听到那声湘西口音情真
意切地劝导：“我们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
府，有百万以上的工农红军，为了工人、农
民的利益而斗争。我们工农红军第三军，
现在正在贵州、四川、湖南、湖北交界数十
县游击，企图发动千百万的工农群众推翻
军阀、豪绅的统治，争取工人、农民自己的
利益和权利。因此，我们与你们正站在一
个共同的战线上，我们很愿意与你们作革
命的联合。”

红军在枫香溪与当地群众迅速抱成了
一团，打成了一片。老百姓从红军身上看
到了生存的希望，找到了做人的尊严。久
违的山寨和谐气氛又回来了，那些被蛊惑
的村民，相继从山洞里走出来，伸了伸腰，
走向久违的柴屋，走向红军队伍。

山寨一下子增加了数千人口，对于本
来生计难以为继的枫香溪村民来说，无疑
是一个相当大的压力。兄弟连心，虽然他
们有的仍衣不蔽体，食难果腹。但他们想
到红军亲人，或上山挖野菜，或爬坡摘野
果，熬更守夜，用野菜和杂粮土法调制成饼
干，送上前线给战士们充饥，支援红军。

“神兵”们也纷纷
放下“咒符”，踊跃报名
加入红军队伍。红军
队伍像春雨过后的山
头，涌进山涧、注入枫
香溪，汇入乌江，奔向
大海。

7月21日，经过一
个多月紧张筹备，黔东
苏区第一次工农兵苏
维埃代表大会在张家
祠堂举行，黔东苏区革
命委员会顺利选举产
生，黔东苏维埃政权也
宣告成立。这个时辖
17 个区革命委员会
（或区政府），约100个
乡苏维埃政府，辖区包
括今沿河、印江、德江、
松桃、西阳、秀山等县
毗邻地区。

“神兵”，被正式改编为由黄埔军校毕
业生冉少波担任司令的黔东纵队。那些举
着大刀、高呼“刀枪不入”的勇士们，如股股
山泉奔向民族复兴伟业，用鲜血甚至生命
捍卫枫香溪上空那声响彻云霄的呐喊。

因为有了那声声喊山的号子，山泉就
会汩汩，山寨就会牛哞羊咩，炊烟就会飘
荡，群山就会起舞。

得知我到了枫香溪，朋友阿华打来电
话，后悔没有一同前往。她说，她的姑爷爷
当年曾跟随贺老总闹革命。

姑爷爷没有读过书，却炒得一手好菜，
深得首长的喜爱，曾经背着一口锅辗辗转
转，从张家界出发，湖南、湖北、贵州、四川，
一直跟着贺龙打天下。阿华说，几岁的时
候到姑爷爷家，看到他全身都是伤疤时，好
奇地问他伤疤的来历。姑爷爷拗不过，喝
了一口茶，讲起那段烽火故事来。

“您一个做饭的，还会打仗？”姑爷爷接
过阿华的话笑着说：“子弹可不长眼呀。我
背上的锅，也不知被打烂几口了。”姑爷爷
还说，贺老总喜欢抽烟，他在贵州的一座山
寨里曾用树枝做了一根旱烟筒，准备送给
贺老总。在转战中，这根倾注心血的旱烟
管不幸丢失。

姑爷爷说着说着，猛地站起来，打了个
哈欠。阿华说姑爷爷讲起这事就激动，身
上那些暗红的伤疤凸起来，红得吓人，再也
不敢直视老人的背了。

姑爷爷去世已有三十多年，她后悔
当初没有更多地了解他当年在枫香溪的
故事。

老人与枫香溪，老人与那根旱烟管，也
成了一个悬念。

她说，她想看看先辈们生活过的地方，
她想听听枫叶在秋雨下飘舞的声音，她还
想听听姑爷爷的鼾声。

还能说什么？打开免提，用傩舞的曲
调告诉她，枫香溪正在上演精彩的节目。

几年前，有幸参加重走长征路采风活
动。首站在江西瑞金，住的酒店在云石山
附近。在居住的酒店，发现房间装饰的是
苏东坡《东明观》书法：“浮金最好溪南景，
古木楼台画不成。天籁远兼流水韵，云璈
常听步虚声。青鸾白鹤蟠空下，翠草玄芝
匝地生。咫尺仙都隔尘世，门前车马任纵
横。”当年，苏东坡被贬惠州取道瑞金，而在
此羁留数月。这个东坡居士忘记自己“戴
罪在身”，忘记纷纷扰扰的党争，潜心在这
小小道观里，用诗句洗心，豁达得忘乎
所以。

装饰的书法了得，意境也相当融合，装
裱也十分雅致。我曾花了一刻钟的时间描
摹过。尽管如此，这个夜晚心心念念就是
旁边的云石山，那个划历史意义的“长征第
一山”。

很少做梦的我，在那个晚上竟然做了
“少年之梦”。梦中，发现自己长出翅膀，掠
过云石山，挺进湘西，一路经受风雨洗礼。

到川北与甘南之间的松潘草地时，遇
上正在拍红军过草地的电影剧组。这个被
称为生命禁区的草地，纵横300余公里都是
草地，是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草地上河
沟纵横，水寒刺骨，几乎每过一条河，都有
身体虚弱的战士倒下。更可怕的是，软绵
绵的草包下常隐藏着沼泽，稍有不慎，人和
马都会陷下去。

望着茫茫草地，和跋涉在草地上的演
员，没有像同伴那样欢欢喜喜地争着与演
员们合影。我用手势在草地上比画着，一
条金色的弧线从眼帘掠过，然后默默站在
那里，进入了失语状态。

而秋雨下的枫香溪，给了如此神秘的
亲切感，在这样一个夜晚，又为自己挑上一
条金色的弧线。

酒店，就在会议旧址的旁边。店主年
轻得让我不敢相信他就是老板。他说他是
慕枫香溪英名而来的。这个同样是祖籍湖
南，几年前在深圳打拼的酒店老板，在一次
参加纪念长征活动后，便来到这里，想助力
枫香溪，向客人讲述这段难忘的历史。

他指着山坡下说，山下面有一座红军
桥，再近点就是“红军井”。红军桥是红三
军在这里时为方便群众过河而建，红军井
原是在一块沼泽地，由贺龙带领群众在那
里修建了一口长3米、宽1.5米的水井。井
建成后，解去了人们到三四里路的地方挑
水喝的烦恼。他还指着前方灯光闪亮的房
间说，那一处是当年贺龙、关向应、夏曦、卢
冬生开会的地方，那一处是贺龙学习、生活
的地方。仿佛在他的手指处，吊脚楼，花格
窗，在灯光下就会叠映出当初的情景。

静静地伫立窗台，我在想，这座带着厚
重历史、承载着无上荣光的吊脚楼，在窗户
的推拉之间，是否会拉回那个时间刻度？

阿华又发信息来了。
我急忙回复：明天，我会好好地问下，

是否有一个湖南张家界的后生仔，曾在这
里生火做饭，炒的辣椒香满整个老屋。

我还想贴张一份遗失启事：70年前，有
一个年轻人在这里掉了一根旱烟筒。因
为，这是一个老人一生的疼。

1934年的那阵阵脚步声，从窗外传来。
本稿资料源自中共德江县党史研究室

所编《红色枫香溪》一书。

枫香溪往事枫香溪往事
林汉筠林汉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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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香溪红军桥枫香溪红军桥

位于平原镇的黔北工委旧址位于平原镇的黔北工委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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